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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城西南八公里的三泉镇巩村，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城名为“兹氏”，南城墙至今仍存百余米，见证着这座古城的沧桑。如今站在南城墙上朝南远眺，三泉
镇聂生村尽收眼底。

关于“聂生村”的起源，如今已经说不清了，《吕梁市不可移动名录汾阳卷》收录有聂生村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期两个文化遗存。此外，今年汾石高速聂生村
段的前期考古勘探过程中，在该村堡墙西约100米的田地里发现一处人类生活遗迹，笔者在已经结束的考古工地上捡拾到十来片红色的陶器残片，有的釉面光
滑，有的略有粗糙并带有绳纹，虽然尚未见考古报告，但查询相关资料获知，这些陶片是仰韶文化时期的“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器物残片，距今已有4000—
6000年的历史了，这是聂生村继发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义井类型后又一处仰韶文化时期文化遗存，意义重大。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聂生村”村名的来历，说法不一。有聂姓老者出生于此一说，也有三座堡名合一之说，也说聂生村以前叫“ 生村”“镇宁堡”等等，那
聂生村村名究竟有何未解之谜呢？笔者通过手头资料，试图一探究竟破解谜题。

1982 年《汾阳县志资料》第 10 期有一篇
文章《汾阳县部分村（镇）名沿革考略》一文提
到“ 生村”村名，该村名出现于宋嘉佑二年

（公元 1057 年）的一块石刻上。这是现有史
料发现最早关于“ 生村”的称呼。

现如今，汾阳市境内并无叫 生村的村
庄，各种版本的《汾阳县志》也无 生村记载，
是村子消失了呢？还是刻时候刻错了呢？

此外，由《汾阳县部分村（镇）名沿革考
略》一文还可知，该石刻曾在三泉镇东赵村。
那这块石刻上的“ 生村”是否就等同于现在
三泉镇的“聂生村”呢？文章没有详细考证，
只是在“聂生村”条目下方根据石刻获得的信
息备注宋时称“ 生村”，也即相当于二者等
同。

那么，在孤证的情况下是否有其他佐证
证明二者等同呢？一时间尚无其他资料，直
到 2012年。

2012年初秋，笔者在汾阳市旧汾孝路旁
发现一块清嘉庆八年为“清福建省邵武府光
泽县典史宋世美”立的墓碑，从当时墓碑所处
环境判断，该墓碑可能已经被移动并非原始
位置，后告知汾阳市相关部门，现保存于汾阳
市南大街关帝庙碑廊。从碑阴内容可知宋世
美，字玉和，号袖三，居汾邑之 生村。又见

“ 生村”，脑海中顿时闪现出三泉镇东赵村
宋朝石刻上的“ 生村”。那这个清代的“
生村”是否就是现在三泉镇的“聂生村”呢？
根据墓碑内容寻找相关线索，终于在聂生村
关帝庙找到了答案。

聂生村现有 2000余人，全村将近半数姓
宋，村东头有座关帝庙，又叫老爷庙、宋家庙，
之所以叫宋家庙是因为当初捐资者大多姓
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起，庙内大殿有明代遗
构，其他建筑大多为清代遗存，现存最早的石
刻立于雍正二年。在庙内一块刻于嘉庆二十
五年的残石上，发现有宋怀敬、宋怀直的名字，
正好能印证嘉庆八年宋怀敬、宋怀直、宋怀清
立的墓碑，疑惑顿时得解：原来嘉庆八年墓碑
里面的 生村就是现在三泉镇的聂生村啊！

去年，笔者在地方文化微信群又看到一
张“康熙乙未年间张氏家谱”的图片，上面记
载“先代世居义丰村巩固里二甲人也，后因差
事门户……移在润泽洪里 生村居住。”

那上述两个清代的“ 生村”是否就是宋
代的“ 生村”呢？还需要继续寻找相关史
料。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 2022 年春夏之交,宋
氏文化爱好者，聂生村好友宋源锋告笔者，说
村里发现几块石桌，我俩决定一起实地查
看。现场一共散落五块石桌，历经几百年的
岁月洗礼，虽有斑驳，但部分字迹依然完好，这
五块石桌分别是大明万历壬寅年、大明万历
三年、大明嘉靖四十一年、大明正德五年和一
块字迹磨灭不清的，在其中一块大明万历壬
寅年（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年）的石刻上可
见有“三泉里 生村”字样。

“润泽洪里”，顺治版《汾阳县志》记载由
“三泉里”更名，具体有哪些村庄未记载。而
在康熙版《汾阳县志》上“聂生村”属润泽洪
里，后续乾隆、咸丰、光绪等版本《汾阳县志》
关于“聂生村”记载亦同康熙版。

从方言角度分析，“ ”和“聂”汾阳方言
皆同。

至此，三块石刻和张氏家谱记载的发现，
从宋到明再到清，基本可以肯定，三泉镇东赵
村宋代石刻上的“業生村”就是现在三泉镇聂
生村。

（一）“ 生村”是多会更名为“ 生村”的？

历史上虽有万历版《汾阳县志》，但现已
佚。现存可见最早版本《汾阳县志》为顺治十
四年，但该县志只收录了堡寨并未收录各村
庄。而在康熙六十年的《汾阳县志》上则收录
了各里村名单，该志记载“润泽洪里 生村离
城十八里”，这是目前现有资料关于“ 生村”
这一称呼最早可溯源的时间。之后乾隆三十
七年、咸丰元年、光绪十年的《汾阳县志》也都
写作“ 生村”。

从左至右分别为顺治、康熙、乾隆、咸丰、
光绪版本《汾阳县志》里关于“润泽洪里”和“
生村”的记载

其他散见“ 生村”资料如下：
1、聂生村关帝庙中有一道光十七年的石

刻，现已丢失。石刻记载“……宋氏原籍枣园，
自明季迁移汾邑迄今数百余年，世居 生村
……”。

2、从宋氏族人提供的清末贡生宋金印履
历上可见，宋金印始祖宋子正自明季由 生村
迁居孝义宋家庄。

3、光绪十二年礼薄上记载“ 生村薛宅、
本宅”字样。

4、清末手抄本《汾阳县四十里村名至城里

数》记载“润泽洪里八村， 生村至城里数为十
八里”。

5、洪宪元年石桌“润泽洪里八甲宋居 生
村……”。

6、民国汾阳图书馆绘“汾阳县全图”上标
记“第三区 生村”。

从康熙乙未年（公元 1715年）张氏家谱上
记载的“ 生村”到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年）

《汾阳县志》上的“ 生村”，中间间隔了 6 年，
“ 生村”更名为“ 生村”很有可能发生在康
熙年间。但顺治版《汾阳县志》记载“三泉里”
更名为“润泽洪里”，所以也不排除可能是明朝
灭亡后清代顺治年间更名。

（二）“ 生村”为何更名为“ 生村”？

“聂”繁体字为“ ”，有人说清代以来聂生
村堡墙内有三座堡，分别是“镇宁堡”“宋家街
堡”和“康宁堡”，三堡合一村，所以叫做“ 生
村”。这种说法正确吗？

聂生村有一座清代的魁星楼，历经岁月洗
礼已经残破不堪，前些年修旧如旧进行了修复，
该魁星楼为三层建筑，至今依然是村中最高建
筑，一层为出入门洞，同时也是过去聂生村的村
门之一，在第一层上方有石匾，遒劲有力的三个
大字“镇宁堡”至今清晰可见，落款为乾隆乙卯，
可推断该堡门建于公元 1795年，距今已有 227
年。如果聂生村是乾隆时期更名，而康熙版《汾
阳县志》已有聂生村记载，时间上明显有出入，
所以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民国刘天成《汾阳遗事》记载“相传，前有
名儒 姓者生此，故名。”那这种说法正确吗？

根据上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清晰明了
地知道，历史上聂生村在宋代，在明代写作“
生村”并非“ 生村”，而聂生村从明朝末期至
今，宋姓者为村中第一大姓，根据“ ”姓名儒
出生于此叫“ 生村”这一说法站不住脚，所以
这一说法也不正确。

还有一种说法，1982年汾阳县地名普查办
公室编印的《汾阳县地名录》记载“据传，因聂
生村地形像三个耳，三耳并聂，故名聂生村”。
这种说法正确吗？

从 1968 年的一张汾阳卫星图可见，聂生
村建筑走向确实似人的耳朵。1968年的聂生
村，尚未大规模扩建，村中建筑大多为清代民
国，基本保持了清代民国以来的面貌，村堡墙
大致保存完好，从空中俯瞰，似一个大耳包三
个小耳。三个小耳分别是：红色线框、黄色线
框、蓝色线框，三个小耳构成了一个大耳蓝色
线框。如下图：

左为聂生村 1968年卫星图，右为聂生村
三耳示意图

由此可见，1980年汾阳县地名普查对聂生
村村名的说法，虽然是据传，没有利用航拍工
具等证实，但通过 1968 年的卫星图来看基本
可以证明这一说法还是正确的。同时也可间
接证明“ 生村”更名为“ 生村”是根据聂生
村的形状而更名，并非其他原因，时间范围应
为清朝顺治至康熙六十年这一时期。

综上所述，“ 生村”“ 生村”脉络基本清
晰，历史上的“業生村”其实就是现在的三泉镇

“聂生村”，现在的“聂生村”由“ 生村”更名是
因为此“ ”更符合村庄命名特点。

聂生村魁星楼建于乾隆乙卯年，第一层上
有石匾“镇宁堡”。近年来，有聂生村以前叫

“镇宁堡”一说，那事实究竟是如何呢？笔者认
为这说法只是主观臆断，并没有深挖背后的历
史证据进行客观分析。

首先，村门上方匾额题字并非百分百都是
村庄名。现存古村门，的确有一些村门上方匾
额就是村庄名称，但同时也有不少村庄村门上
方匾额并非村庄名称的例子。比如，汾阳的南
垣寨集贤堡、灵石静升镇红门堡等。

其次，从整体与部分来分析，“ 生村”与
“镇宁堡”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聂生村是一个

整体，而镇宁堡只是聂生村的一部分，不能把部
分当做整体。无论是集贤堡、红门堡、还是镇宁
堡，他们只能是对应的村庄南垣寨、静升镇、聂
生村的一部分而已。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

“人”是一个整体，“眼、耳、鼻、口、手、足”等是人
的一部分，按照上面的逻辑，如果聂生村以前叫

“镇宁堡”，显然等同于以前人叫“眼”、“耳”或者
“手”、“足”等，这显然是不对的。

聂生村“镇宁堡”匾额落款于乾隆乙卯公元
1795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
荡不安，“镇宁堡”一名作为当时聂生村老百姓的一
种希冀，希望新修的村堡可以镇守聂生村安宁。

汾阳三泉镇“聂生村”村名考证
□ 李勇斌

前些天，大同灵丘宋姓朋友提供的道光二
十三年家谱资料记载“本祖宋公讳大意……原
籍汾洲府汾阳县居住崖森村”。历史上汾阳并
无崖森村，灵丘朋友根据相关线索知崖森村其
实就是汾阳聂生村，有人说难不成聂生村还叫
过崖森村？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笔者分
析如下：

这份家谱是手写的，时间是清道光二十三
年，可以说当时大同灵丘的宋氏族人对汾阳和
聂生村已经不大熟悉，所以写的村名不准确。
比方说家谱记载的“汾洲府”，其实正确写法是
汾州府。之所以写作“崖森村”应该是当时的族
人在口口相传聂生村的基础上，然后根据口口
相传读音写了发音一样的字，从而导致写出不

规范的村名。因为“崖森村”的灵丘方言和“聂
生村”的汾阳方言读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此外，关于“ 生村”和“聂生村”在时间段
有重复的问题，比方上述提到的清嘉庆八年立
的“清福建省邵武府光泽县典史宋世美”之墓
碑，出现“居汾邑之 生村”字样，其实康熙版

《汾阳县志》已是“聂生村”了，墓碑之所以会出
现“ 生村”有一种可能性概率很大，那就是立
碑人有一定的学识，对过去“ 生村”村名的一
种怀旧。这方面的例证有不少，比方说孝义县
历史上曾叫“中阳县”，许多人名前常会用中阳

某某表示，或者孝义地标国保建筑“中阳楼”；比
方说汾阳历史上叫西河县，有些文化人士会冠
以“西河遗叟”自称等。

后记：“ ”的古汉语解释有多个意思，其
中一个意思与佛教有关，难不成“ 生村”村名
来源或许与佛教有关？“ 生村”更名为“ 生
村”又是谁倡议的？这些疑问目前仍然是未解
之谜。本文对“聂生村”村名来源基本理顺，希
望该文对地方文化研究人士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于资料有限，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学者多多
指正。

一、“業業生村”是否
就是“聂生村”？

二、“業業生村”更名“聶聶生村”始末

三、“聶聶生村”与“镇宁堡”的关系

四、“崖森村”解读

聂生村魁星楼“镇宁堡”石匾

·


